











     









                                        一  




    苏州（昆山）真是昆曲的故乡吗？  






    嘉隆间有豫章魏良辅者，流寓娄东鹿城间，生而审音，愤南曲之讹陋也，尽洗乖声，别开堂奥……
⑴  
    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啭喉押调，度为新声。⑵  
    然而，沈宠绥和余怀所说的魏良辅声腔改革的对象均是“南曲”，非特指“昆山腔”。  









    时邑人魏良辅能喉转声音，始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腔。⑶      
    第三，再就昆曲的本体而言，声腔的一半是外地声腔北曲。以古代“普通话”——中州音为声腔演唱
语音的北曲虽然经历了“北曲南唱”的演化，但昆曲中的北曲却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即依旧维持着
完整的曲牌套数体系，尽管昆曲演唱可以南、北合套，但在一北一南的“合套”程式中，个体的北曲曲牌并
不被南曲所消融。魏良辅本人对南、北唱腔与南、北字声也有着泾渭分明的严格规定：         
    北曲与南曲大相悬绝，有磨调、弦索之分，……近有弦索唱作磨调，又有南曲配入弦索，诚为方底圆
盖，亦以坐中无周郎耳。  
    曲有两不杂：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⑷  
    鉴此，苏州（昆山）是昆曲的故乡的历史结论显然受到了挑战：光就声腔和声腔语音而言，苏州
（昆山）至少不是昆曲唯一的故乡。  




    唐寅曾这样慨叹过明代中叶的苏州：  
    长洲茂苑古通津，  
    风土清嘉百姓训。  
    小巷十家三酒店，  
    豪门五日一尝新。  
    市河到处堪摇橹，  
    街巷通宵不绝人。  
    四百万粮充岁办，  
    供输何处似吴民？⑸  












    太仓在元诞祐元年（1314）后一直是昆山的州治。明弘治 10 年（1497）始划昆山、常熟、嘉定三县
的部分地区，区，正式设立了太仓州。太仓地处长江入海口，因春秋吴王在此建仓而得名。其后，汉吴王刘
濞、三国孙权、五代吴越王钱氏也都在此建仓。“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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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谋略已溢于言表：        
    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9]。  






人文力量。     
    但总的说来，魏良辅之前，南戏声腔的变革滞后于文本创作。贵族阶层虽然渴望着高度贵族化的新声
腔出现，但出于贵族本性，对生气勃勃的民间声腔总是鄙而视之，而“少有留意者”。苏州祝枝山即站在封
建贵族文人以及正统儒家音乐的立场上，充满了对昆山腔等南戏声腔的偏见和蔑视：      
    自国初以来，公私尚用优令供事，所谓南戏盛行，……愚人蠢工，狥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
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变易喉舌，趂逐抑扬，杜撰百端，真胡说耳。若以被管弦，必至失笑而昧士倾喜之互
为自谩尔.[10]     














不浸润着一种呼之欲出的贵族精神。     
    然而，中国戏曲无论北剧还是南戏本质上都是一种市民或农民文化，明徐渭认为南曲声腔 初也不过
是“市女、畸农”（市民、农民）“顺口可歌”的民间音乐，昆曲、昆剧并不是从天而降，它在问世之初，
无论多高雅，都必定带着民间声腔的胎痕，又无论昆剧的先贤赋之予多么厚深的贵族性，然而终究掩没不了
它固有的、丰富的市民性。     














革命”，实际上是是指昆剧“市民化”的一次完成过程。     





















剧。     





长并融入了滑稽戏艺术。     
    今天的苏州依旧对大雅和大俗有着高度的容纳性，但无论如何，昆剧的土壤已极端贫瘠。这是因为昆
剧繁荣所依赖的封建贵族精神尚没有找到和当今时代精神真正交融、沟通的渠道，而与此同时，已经成为昆
剧审美主体的古代市民观众的后裔却绝大多数成为了现代审美样式的俘虏。     




是雪上加霜。     
    昆剧生存、发展的一个古老法则，就是面对和迎合愿意欣赏自己的社会阶层。如果一味“媚雅”，它
必将失去 广泛的市民观众；如果它一味地“媚俗”，又必将消解它的贵族品地，而动摇其生存基因。总
之，昆剧生存需要的是一种复合型的土壤层。因而，对昆剧贵族性、市民性的“两性”揭示，决不是多余








    论述“中国昆剧与人文苏州”，首章以下，是同样无法回避的若干课题，如苏州的园林文化、丝绸文
化，苏州的状元、滩簧、思辨家及市民剧作家群落等。笔者没有列出昆剧的贵族性、市民性专章，但我对昆
剧“两性”的思考，其实在有关章节的行文之间时时流露于笔尖毫端。昆剧的“两性”，应该说在“人文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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